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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亚薇

3月23日，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笑林去世，享年59岁。

今年2月还在主持节目，2月底查
出白血病。一个多月后，笑林突然就
走了。看笑林和李国盛说相声长大
的一代集体在微博上怀念他：笑林
广播电台停播了。

笑林原名赵学林，“学”字为辈
分。后改名赵小林，因与其他相声演
员同名，又改名赵笑林。一次演出
中，在李谷一的建议下，省去了“赵”
字，改名“笑林”。

笑林自幼拜师中国曲艺家刘司
昌，学习山东快书。4岁开始舞台生
涯，后拜相声名家马季为师，学习相
声，开启了钟爱一生的相声生涯。

从1980年开始，笑林与李国盛合
作24年，始终没有换过搭档。看似年

纪相仿的两人，其实相差20多岁。两
人关系亦师亦友，一起创作、表演相
声一百多段，多次获得中国相声大
奖，并被评为中国最佳相声搭档。

“笑林广播电台”是1987年春节
联欢晚会相声节目《学播音》的开
场。1989年春节联欢晚会相声《太挤
了》，除了“笑林广播电台”，还加入
了笑林的歌声，以歌声来回应搭档
李国盛提出的各种问题。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笑林在
相声舞台上的风格也逐渐树立起
来。笑林着重突出“唱”字，以歌柳见
长（柳活即指以唱为主的段子，歌柳
即指唱歌）。有人说笑林在相声界是
第一个把歌曲唱得很专业的演员，
但这同时也成为他被人诟病的原因
之一，称其太过偏重“唱”，而忽视了
其他方面的修养。

当时的笑林也很困惑，搭档李

国盛对他说：不要听他们说你，他们
说你，是因为他们不会。

十年前，李国盛退休了，也从此
时起，笑林很少再出现在相声舞台
上，而也正从这个时期起，相声整体
开始走下坡路，止都止不住。远离了
讽刺黑暗这一“魂”，单纯的“说学逗
唱”已经不能再让观众发自内心地
笑了。

实际上，李国盛和笑林有过约
定，为了保持艺术形象，没有好节目
他们就不再出现在观众面前。

离开相声舞台后，笑林做起了
主持人。笑林在中央七套《每日农
经》节目当了多年的主持人，从前严
肃的节目，在笑林加入后变得轻松
活泼。

但是，在某次采访中，笑林坦
言，“其实，相声还是我的第一职业，
我爱相声，这辈子离不开相声。”

笑林广播电台
停播了

《弟子规》引发的口水战

舜幼年丧母，父亲瞽叟是个盲人，续娶后母后，两人皆对舜百般刁难。为了将田产留
给瞽叟的小儿子象，瞽叟甚至以堵井为由，把舜骗至井内，差点将舜活埋。舜挖地道逃脱
后，又继续回到家中，更加谨慎勤恳地劳作，侍奉双亲。

这是《二十四孝》里的第一个故事，流传至今，为世人
传颂。孝，一直被认为是中国一切道德的基础，梁漱溟甚
至说，中国的文化，就是孝的文化。

可是最近，在互联网上掀起了一场有关“孝”的争论，
甚至有人提出：“《常回家看看》、《时间都去哪儿了》、《弟
子规》都是精神雾霾”。

著名作家、学者杨早说，“在这个情况下，大舜这样的
道德榜样，就与人性相悖，是根本做不到的东西。”做不到
的东西，为什么要拿来教育别人呢？

“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
父母责，须顺承……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有
网友质疑，“父母的话不对，难道我也要强忍自己听下去，
这就是孝？”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肖群忠则认为，“父母
教，须敬听”，恰好说明了“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个
道理。

作为流传了上千年的基本读物，《弟子规》最根本的
“孝”，现在却有了不同的解读。

著名作家叶倾城最不感冒的，就是《弟子规》中关于
“孝”的部分，比如“丧三年，常悲咽，居处变，酒肉绝”。父
母去世了，难道儿女就不该幸福快乐吗？父母最大的心愿难道不是希望子女幸福快乐吗？
而研究《弟子规》的另一位学者认为这是理所应当。“我们到了三岁才离开父母怀抱，所以
我们当然要替父母守三年的丧。当我们看到酒肉，自然会想起逝去的父母，难道不会神伤
吗？”他同样赞同大舜的“挞无怨”，认为父母的责备，是“求全”的目的。而这立刻受到一位
网友非议：“我最后悔的就是打骂教育我的儿子，现在这种裂痕已经无法弥补。”

《常回家看看》和《时间都去哪儿了》，这些听着感人至深甚至绝无错误的歌曲，这次也
未能幸免。有网友提出，谁不愿意回家，但现实是工作、城市、压力等很多外在因素，导致年
轻人不能经常回家，而社会挞伐这群人，不是道德绑架和法律绑架吗？而对《时间都去哪
儿了》，也有年轻人提到,“动辄说父母为我们牺牲了一辈子，难道这不是人类的自然延续
吗？”

你说是精髓，我说是垃圾，一场原本关于“孝”的争论，甚至慢慢演变成了人身攻击的
骂战。

不纠结于字句，杨早觉得，《弟子规》是完全站在家长位置上的说教，“全篇都是在告诉
孩子应该怎样。”而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孙剑艺认为，家长对于孩子，本身就宣
告着一种权威，因为“孝”的产生和发展，是跟等级观念附着在一起的。“孝的引申义，就是
忠，子女孝于父母，正如臣民忠于皇上。”

然而，比起你来我往的辩驳，北京大学钱文忠教授的例子，似乎更有意思。他曾在《百
家讲坛》讲《弟子规》，可是接受媒体采访时，他又深有感触地说，如果你要让今天的孩子真
的按《弟子规》里说的那样去做人，他在这个社会上会吃亏的，哪个父母忍心把自己的孩
子培养成一个傻瓜呢？

“榜样之所以做不到了，是因为社会变了。”孙剑艺也不得不承认，跟所有文化一样，
“孝”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是基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当年传统的“孝”是作为一种维系家庭的
权威存在，如今这个权威正在潜移默化地消解着。

曾经的工具，如今的自觉

“孝”，最初无关道德和伦理，但在历史的演变中，渐渐成为一种统治工具。
“孝”产生于周代，最初是指尊祖敬宗，报本返始和生儿育女、延续生命。尊祖祭祀，成

为孝在宗法制度上的表现形式，在这种制度下，大的宗族集团中又有小的宗族集团，他们
之间的牢固团结，就是靠尊祖和追孝来维系的，而作为这两条纽带的核心元素，孝道也就
成为维系宗族的关键，并延续了上千年之久。

然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宗法制度衰落，人们对鬼神的态度，从敬畏到抗争，而维系
宗族之间的追孝祭祀也开始消失，父权的势力慢慢减弱。在这个前提下，原本“尊祖敬宗”
的“孝”的意义开始转化为“善事”，即现在所说的“孝敬父母”。这跟诸侯国需要加强分地管
理有关，因为只有家庭和睦，安居乐业，才能不使人民迁徙他地，“孝”成为维系这种稳定的
重要保证。

到了汉代，封建统治者“独尊儒术”，作为儒家思想基础的“孝”开始全面政治化，成为
封建家长专制统治的思想，进一步阐发为对君王的忠诚。到了唐代，由于统治者并不重视
孝道，导致“孝”的观念渐渐淡薄，然而到了宋元明清却发展到极致，甚至愚昧化，在清朝将

“孝”入法，不孝的人将受到严酷的刑罚。这一切的演变，都与统治者的思想不无关系。
到了近代，新文化运动的发展颠覆了传统文化，“孝”文化也未能幸免，新文化运动主

将吴虞甚至跟自己的父亲打起官司，到了“文革”时期，“孝”的意义再一次被削弱。
肖群忠认为，虽然“孝”是教化的灌输，但是与人性的自觉也是并行不悖的。“比如吴

虞，现在的研究证明他本身就不是一个孝子。”孝道的本质产生于个人亲情，也产生于人
文的交互，如果没有教化，人性的自觉就会淡化。肖群忠说，“孝的问题在中国很复杂，伦理
亲情和政治合一，虽然过去以孝敬忠，但是孝的推行并没有什么不好。”

但是，随着“孝”的意义从宗教道德到伦理道德，再到家族道德，社会的变迁，导致“孝”
的内涵也在不断变化。肖群忠认为，随着社会发展和西方思想流入，“孝”已经从“他律”变
成“自律”，没有法律的约束，“孝”成为一种自发的人性自觉。

而在杨早看来，城镇化的发展，独生子女的增多，分割着曾经的大家庭，再加上历史
状况造成的两代人文化知识的鸿沟，家长的权威在渐渐消解。

“孝文化要批判地继承，剔出糟粕的东西。”肖群忠说，“比如子路百里负米，现在交通
这么发达，用车很快就到了。卧冰求鲤多危险，肯定也不会提倡这样做。”孙剑艺觉得，现在

更需要用一种辩证的思维来看待“孝”，“比如遇到认为父母不对
的地方，要告诉他们，而不是一味听从。”

我们的“孝”太过亲密

在互联网上，杨早受到了铺天盖地的讨伐，源于他写的一篇
文章《“常回家看看”的危害比“女神”“女汉子”大多了》。

“连我妈都问我，常回家看看有什么不好？”杨早笑笑说，“这
是一种误读，其实我反对的是这个歌和这个法律。这个歌提供一
元模式，遮蔽了很多东西，提供一种一元化的思维方式，其实是
在叙述一种他们所认为的孝道文化。”

而这种文化所提倡的，就是替别人做决定。孙剑艺说，虽然
要多回家看看，但是我需要写东西，孩子老回来，我还觉得烦。杨
早认为，这种一元文化，就像是《弟子规》、《小学生日常行为规
范》，进行的是一种灌输式的教化，这样做可能产生两个结果：一
是我不愿意去执行。“比如父母去世后如果不是哭得死去活来就
是不孝，但我不想这样传递我的感情，情感是多元化的，并不是
固定的。”第二，就是当榜样被提升为社会标准，做到会有回报，
得到别人夸奖，就样就容易产生虚伪。

杨早认为，允许多元的前提，是不再强势地灌输，在亲情
上，需要平等和独立，也就是两代人之间互相尊重，不评判。

“但这种平等是在成年基础之上的，在幼年教育阶段还是需
要引导，但不是说教。”

不过肖群忠反对这个说法，“现在讲自由和平等，那要不
要秩序？各自尽自己的义务，才能搞好，你要权利，他也要权
利，不搞坏才怪。”

杨早也觉得，平等的关系很难达到。“中国家庭的一个特
色，就是太过亲密的关系，父母把孩子当成自己的一部分，而
不是一个个体。”杨早认为，孝文化的与时俱进，平等和不干
涉是一个基础，但做到不评判，很有可能导致一种冷漠关系，

“新时代的孝文化应该增进亲密感和理解，寻找共同的审美、
价值观，在这个前提下，父母和子女像朋友一样相处，之间是劝
告和帮助的关系。”

但是，对于自己和上一代，自己和下一代，杨早都觉得很
困难。上世纪80年代后，已经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而再上一辈
的爷爷奶奶，却是在动荡、艰苦的环境下度过了大半个人生。

“那就忍吧。”杨早笑笑，“在不损害健康的前提下，未必
不是一个心理安慰。”

新时期的“孝”文化既然还没有成型，那么相互妥协，总
比激烈争斗，来得有意义。

什么是“孝”？
这本不该是一个需要讨论的话题，可现实是，很多人，尤其是很多年轻人正在激烈讨论。

“《常回家看看》、《弟子规》是精神雾霾”，这个观点，正在互联网上激起一圈圈涟漪。
“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柔吾声。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不断有年轻人发问：如果恢复这种

孝，那我们是孩子，还是奴才？
随着社会发展，父权渐渐衰弱，用权威维系的“孝”在变换着另一个色彩。新时期的孝文化，又该是什么样子？

本报记者 陈玮

当传统“孝”文化遇上新时代独生子女，错位了

《弟子规》是经典
还是雾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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